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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非洲恐怖主义发展态势

鲍家政

【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非洲国家的安全脆弱性， 尤其

是恐怖主义借助疫情在非洲大陆蔓延发展。 疫情不仅掣肘了非洲国

家和国际力量的反恐行动， 还引发了非洲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深层危

机， 这些客观上助长了恐怖主义的滋生。 疫情下， 世界恐怖主义出

现回潮， “伊斯兰国” 加强与非洲本土恐怖组织的联系， 恐怖主义在

非洲大陆活动的频率和烈度都有所提高。 疫情还为恐怖组织提供了

宣传机会。 除了物理危害外， 还存在恐怖主义解构非洲社会的深层

风险。 面对恐怖主义， 非洲国家需要从多维度加以应对。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恐怖主义； 非洲； “伊斯兰国”
【作者简介】 鲍家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西亚非洲研究系博士

研究生 （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新冠肺炎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的流行不仅是全球卫生危机， 也是国际

安全危机， 尤其对于非洲大陆而言。 自 ２０２０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以来，
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活动呈现显著增加态势， 萨赫勒地区、 乍得湖盆地、
非洲之角、 莫桑比克等地恐怖分子的猖獗活动引发了世界的关注。 根据

２０２０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世界恐怖主义的中

心逐渐向非洲大陆转移， 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增加最多的十个国家中有七

个都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①

① 这七国为： 布基纳法索、 莫桑比克、 刚果 （金）、 马里、 尼日尔、 喀麦隆和埃塞俄比

亚。 参见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０：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Ｓｙｄｎｅ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Ｐｅａｃ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ｐ. ２。



从总体上看， 后冷战时期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冷战后至 ２０１０ 年 “阿拉伯之春”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这一时期非

洲大陆的恐怖主义以本土化为主， 影响范围多集中在次区域内的一个或

几个国家。 同时， 非洲本土恐怖组织与域外恐怖组织的联动有限， “基
地” 组织 （Ａｌ⁃Ｑａｅｄａ） 仅通过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 与索马里 “青年党” （Ａｌ⁃Ｓｈａｂａｂ） 等少数组织对非

洲大陆进行点状影响。 第二阶段为 “阿拉伯之春” 至今， 这一时期非洲

大陆的恐怖主义蔓延加剧， 本土恐怖组织同 “基地” 组织和 “伊斯兰国”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呈现出较强的联动态势。 ２０１０ 年 “阿拉伯之春” 引发西

亚北非国家动荡， 给予恐怖主义扩散以可乘之机。 与此同时， “伊斯兰

国” 的强势崛起以及 “伊斯兰国” 与 “基地” 组织的竞争行为加剧了恐

怖主义对非洲大陆的渗透。 在此背景下， 非洲大陆已不单是西亚地区恐

怖主义 “外溢” 的区域， 还进一步成为恐怖组织活动的新战场。 近年来，
在世界恐怖主义形势相对好转的情况下， 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形势却出

现了恶化。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变量， 进一步激化了非洲大陆的恐怖

主义发展态势。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联合国反恐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沃龙

科夫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Ｖｏｒｏｎｋｏｖ） 就对疫情下非洲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表示了担

忧。 沃龙科夫认为 ２０２１ 年以来恐怖主义在非洲大陆迅速蔓延， 恐怖主义

变得更加数字化和去中心化， 并与当地其他形式的冲突杂糅在一起。①

一　 新冠肺炎疫情客观助长恐怖主义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改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 也对恐怖主义产生了深

刻影响。 虽然各国政府封闭边境、 加强社会管控、 取消公共集会等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恐怖组织的活动和人员招募，② 但恐怖主义的本质就

是非对称性和投机性， 互联网增强了恐怖主义活动的隐蔽性和便利性，
长期与国际反恐力量相斗争也使得各恐怖组织具有很强的生存韧性。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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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 新冠肺炎疫情为恐怖主义在非洲大陆的发展和扩散带来了很

多时机。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非洲国家在政治、 经济、 社会等领域发生诸

多变化， 给了恐怖主义更多的滋生空间。

（一） 新冠肺炎疫情掣肘非洲国家反恐

一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使非洲国家的安全议题排序产生了变

化。 为了应对复杂的疫情， 非洲各国政府不得不将更多的安全资源部署

到抗疫领域。 例如， 尼日利亚军队直接承担运输病人、 保护抗疫物资的

职责。 肯尼亚军方在加强宵禁和管理社会秩序外， 还肩负着运输防疫物

资、 保护医疗设施、 提供医疗支持的重任。 安全资源向抗疫领域的倾斜

使得非洲国家原本就较为脆弱的反恐力量捉襟见肘， 本土原有的恐怖势

力借此机会得到了喘息和反弹。
另一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非洲国家联合反恐被迫中断。 关闭边

境、 暂停航班、 禁止域外人员入境等措施都影响了非洲国家的区域性反

恐合作。 还有部分非洲国家因担心本国士兵健康和需要采取严格的封锁

管控措施而暂停了区域反恐行动甚至召回了部队。

（二） 经济与社会危机加剧恐怖主义滋生

对于非洲大陆而言，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不仅是短期的健康危机， 还

是影响深远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作为世界主要的初级产品供应地， 新冠

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低迷重创了非洲国家的对外出口和经济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２０２０
年经济遭受 ２５ 年来的首次衰退， 经济增长率为 － ３. ３％ 。 疫情还将使非洲

大陆 ４０００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 抵消非洲大陆五年来的脱贫进展。① 在经

济困境下， 诸多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面临失业和收入大幅度下降， 进而

陷入饥饿。 饥饿与贫困是比新冠肺炎疫情更为致命的威胁， 恐怖组织往

往利用此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 散布极端主义思潮， 并以经济条件为筹

码， 加大成员招募力度。
疫情还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流离失所、 生活落差、 贫富差

距、 失去亲人等都将引发非洲社会的焦虑感和恐惧感， 而这种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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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理挫折往往使人们更容易采取激进方式行事。① 此外， 疫情还导致大

量非洲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群体赋闲在家。 据统计， 非洲大陆有 ９９％ 的学

习者 （约 ２. ５３ 亿人） 因学校停课而赋闲在家，② 极端分子利用此机会通

过网络增强与民众的互动并加强宣传和加大招募力度。③

（三） 政府抗疫不力激化极端主义

在疫情下， 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无法提供充足的社会公共产品， 执

政党与在野党、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 不同社会阶层和宗教团体之间无

法公平公正地分享抗疫物资， 这无疑使得民众对政府的信心降低。 特别

是在涉及宗教、 民族等问题时， 抗疫物资的分配不公往往会激化二元对

立的极端思潮。 非洲政府因抗疫而实施的部分社会禁令也引发民众不满。
以乌干达为例， 政府的限制和禁令使得一些弱势群体无法获得及时的社

会服务。④ 在坎帕拉， 受政府严格封锁措施的影响， 许多零售业者的利润

率趋近于零。⑤ 在非洲， 零售行业是许多人维持生计的手段。 布基纳法

索、 尼日尔、 马里等多国都出现了关于民众抗议政府关闭开放型交易市

场的冲突。⑥ 政府关闭宗教机构和暂停宗教集会等措施则会引发宗教信徒

的不满和对抗。
此外， 部分在疫情中举行大选的非洲国家利用疫情压制反对派和操

控选举， 助长了整个区域的暴力极端主义。 多国选举都涉及执政党以抗

疫为借口， 取缔反对派社会活动、 控制反对派领导人等行为， 进而引发

众多暴力示威活动。 在反对势力和不同政见者不断被推向边缘的情况下，
恐怖主义对其的吸引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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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形成国际反恐力量真空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 受资金、 装备等物质条件与反恐机制等非物质

条件限制， 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等国在非洲的反恐行动一直是非洲大陆

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疫情影响， 联合国于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暂停了国际

维和人员的轮调和部署工作， 直接影响到联合国驻马里、 刚果 （金） 和

南苏丹等地的维和特派团。 美国和欧洲各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也被

迫调整了在非洲大陆的反恐行动。 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 非洲大陆一直

处于美国对外事务的边缘位置， 美国在非洲的反恐也日益消极化和功利

化。 受疫情冲击的美国， 已无暇顾及非洲反恐事务， 更多地将反恐停留

在外交辞令上。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总统特朗普下令从索马里撤军， 这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非洲之角的反恐力量缺失。 对于欧洲国家而言， 除法国曾在

疫情初期增兵萨赫勒地区外， 其余国家都大幅度减少了在非洲的反恐活

动。 欧盟马里军事训练行动部队 （ＥＵＴＭ Ｍａｌｉ） 也因疫情暂停了活动。①

提供反恐培训的肯尼亚英军训练部队 （ＢＡＴＵＫ） 已下令所有英国人员返

回， 爱尔兰也从联合国驻马里特派团中撤回了自己的部队。② 国际反恐力

量的缺失极大地缓解了非洲大陆恐怖主义的生存压力， 众多恐怖组织利

用反恐 “空窗期” 加速了蔓延和扩张。

二　 新冠肺炎疫情下非洲恐怖主义新特点

作为一种突发变量，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不仅改变了全

球地缘政治、 社会经济和冲突格局， 也影响了恐怖主义的扩张策略、 行

动方式和叙事建构等。 对于非洲大陆而言， 恐怖主义适应了疫情下非洲

国家在政治、 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等领域的变化， 积极利用疫情的短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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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影响来实现自身目标。

（一） 恐怖主义动荡弧呈加强态势

２０１７ 年以来， 随着国际社会加大对 “伊斯兰国” 的打击力度， “伊
斯兰国”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占据的 “领土” 不断被政府军收复， 世

界恐怖主义也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 从非洲萨赫勒地带到中东、
中亚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动荡弧也因 “伊斯兰国” 的覆灭而降低

了地理上的连联通性以及观念上的共振性。 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助长了

恐怖主义的发展， “伊斯兰国” 借助疫情恢复实力。 对于非洲大陆而言，
一方面， “博科圣地”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索马里 “青年党” 等非洲本土传

统恐怖组织借助疫情扩大自身的地区影响力， “伊斯兰国” 更是号召效忠

于它的 “博科圣地” 开展更多恐怖活动， 开展消耗战 （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Ａｔｔｒｉ⁃
ｔｉｏｎ）。①

另外， “伊斯兰国” 也在非洲其他地区扩展了势力范围。 在莫桑比克

德尔加杜角省北部， 与 “伊斯兰国” 结盟的 “圣训捍卫者” （Ａｎｓａｒ ａｌ⁃
Ｓｕｎｎａ） 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活动达到了顶峰， 频繁制造恐怖袭击， 并将自

身势力范围扩展到印度洋海域， 试图插手液化天然气业务。② 乌干达反政

府组织民主同盟军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ｅ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 也获得了 “伊斯兰国”
的支持， 在刚果 （金） 东部袭击监狱并使得 １３００ 余名罪犯逃离。③ 此外，
还有一些受 “伊斯兰国” 支持的 “独狼”， 用自杀式袭击、 故意传播新冠

病毒等方式制造恐怖活动。

（二） 恐怖组织活动的频率与烈度提高

正如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于尔根·斯托克 （Ｊüｒｇｅｎ Ｓｔｏｃｋ） 所指出的，
同其他罪犯一样， 恐怖分子也试图从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中获利， 谋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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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ｐｒｉｌ ９，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２００４１００００９. ｈｔｍｌ.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０２１ －
５ － ２.
Ａｌ⁃Ｈａｄｊｉ Ｋｕｄｒａ Ｍａｌｉｒｏ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 ３００ Ｉｎｍａｔｅｓ Ｅｓｃａｐ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ｉｓ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ｎｇｏ”， ＡＢＣ Ｎｅｗ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ｂｃｎｅｗｓ. ｇｏ. 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ｗ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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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扩大势力范围、 煽动分裂。① 如上文所述， 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增加

了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活动， 各类恐怖组织以此为契机扩大势力范围、
提升曝光度与影响力。 从总体上看， 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活动在频率与

烈度上都比以往有大幅度提高。
根据非洲恐怖主义研究与调查中心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的统计， ２０２０ 年 １—８ 月， 非洲大陆发生的恐怖袭

击事件高达 １１６８ 起， 比 ２０１９ 年同期增长了 １８％ 。 美国国防部非洲战略

研究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的统计则显示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的一年中， 非洲大陆的极端团体涉及 ４１６１ 起暴力事件，
增长了 ３１％ 。② 根据非盟的统计， 非洲大陆仅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就遭受了

１９６ 次恐怖或暴力极端主义袭击。③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恐怖主义活动频

率的提高， 恐怖组织的活动范围已不再集中于传统的萨赫勒地区和非洲

之角， 非洲大湖地区、 印度洋沿岸也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区。 恐怖

活动也不单是由 “博科圣地”、 索马里 “青年党” 等传统具有较强影响力

的组织开展， “伊斯兰国西非省”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圣训捍卫者”、 麦麦 （Ｍａｉ⁃Ｍａｉ） 等一些成立时间较短的恐怖组织和民间

武装组织以及极端化的个人也参与到恐怖活动中。
在恐怖活动手段上， 恐怖组织及 “独狼” 采用了较为残忍的手段，

社会破坏力和影响力较大。 第一， 屠杀平民。 ２０２０ 年下半年， 萨赫勒地

区的恐怖势力发动多起屠杀平民事件， 尼日利亚、 尼日尔等国遭遇多次

袭击。 仅 １１ 月 ２８ 日， “博科圣地” 就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杀害了 ４０ 多

名村民。 第二， 袭击政府。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索马里 “青年党” 策划了对下

谢贝利州军事基地的大规模袭击； ７ 月， 索马里 “青年党” 实施了暗杀

索马里国民军首长奥达瓦瓦·尤素夫·拉赫 （Ｏｄａｗａａ Ｙｕｓｕｆ Ｒａｇｅｈ） 的行

动； ９ 月， “青年党” 成员再次杀害索马里政府官员。 第三， 绑架儿童和

妇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尼日利亚卡齐纳州 ３００ 多名学生遭绑架；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尼日利亚尼日尔州一所学校受袭， 多名学生和教师被绑架； 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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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姆法拉州一女子中学超过 ３００ 名女学生被绑架。 第四， 自杀式袭击。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附近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 同年１１ 月，
索马里 “青年党” 在一家冰淇淋店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 造成多人死伤。①

（三） 恐怖组织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加强意识形态宣传

除了增加恐怖主义活动外， 恐怖组织还将疫情纳入了自身的意识形

态宣传中， 建构了恐怖主义叙事。② 总体来看， 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宣传

主要分为神的惩罚、 阴谋论和宗教对立三个方面。 神的惩罚指新冠肺炎

疫情是神灵对不信教者、 常年与伊斯兰世界为敌的西方国家、 迫害穆斯

林的世俗国家的惩罚； 阴谋论则指新冠肺炎疫情由西方国家人为制造并

刻意传播， 旨在危害伊斯兰社会； 宗教对立实际上是恐怖组织歪曲政府

抗疫措施、 放大政府抗疫弊端， 将各国政府抗疫举措引申到对穆斯林的

制裁、 迫害上来， 制造宗教对立。 这类叙事增加了普通民众在疫情流行

中的恐惧感、 不稳定感和不安全感， 恐怖组织借此让更多民众接受自身

标榜的价值观念， 在世界各地进行价值观输出。③

具体而言， “伊斯兰国” 和 “基地” 组织都宣称新冠肺炎疫情是神灵

对西方世界的惩罚。 在 “伊斯兰国” 和 “基地” 组织这两个全球性恐怖

组织的宣传下， 其各分支机构都根据所在地域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做了宣

传信息。 例如， “伊斯兰人民阵线” （Ｊａｍａ'ａｔ Ｎａｓｒ Ａｌ⁃Ｉｓｌａｍ Ｗａｌ Ｍｕｓｌｉｍｉｎ）
宣扬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是神灵对法国在马里实施反恐行动的 “惩罚”；
索马里 “青年党” 则散布新冠肺炎疫情是西方国家的阴谋， 病毒由西方

“十字军” 制造并传播； “博科圣地” 头目阿布巴卡尔·谢考 （Ａｂｕｂａｋａｒ
Ｓｈｅｋａｕ） 号召穆斯林反抗尼日利亚政府， 认为后者实施的社会管制实际

上是针对穆斯林的战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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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恐怖组织的 “伊斯兰国” 化

随着 “伊斯兰国” 将非洲大陆作为扩张的中心， 它加强了与非洲本

土恐怖组织的联系， 后者或效忠于 “伊斯兰国”， 或成为 “伊斯兰国” 的

分支机构。 在 “伊斯兰国” 的强力影响下， 非洲大陆的本土恐怖组织在

运作模式和行动策略上呈现出 “伊斯兰国” 化的趋势。 第一， “伊斯兰

国” 在非洲增加了分支并与 “基地” 组织相竞争。 “基地” 组织和 “伊
斯兰国” 两大世界性恐怖组织在非洲大陆均有着较强的影响力， 前者以

索马里 “青年党”、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伊斯兰人民阵线” 为

代表， 后者涉及 “博科圣地”、 “伊斯兰国” 大撒哈拉分支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ａｈａｒａ）、 “伊斯兰国” 索马里分支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Ｓｏ⁃
ｍａｌｉａ）、 “伊斯兰国西非省”、 “圣训捍卫者” 等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
借助疫情鼓动其各分支机构和效忠者实施恐怖行动， 扩大在非洲大陆的

影响力并打压 “基地” 组织势力。 例如在萨赫勒地区， “伊斯兰国” 大撒

哈拉分支同 “伊斯兰人民阵线” 展开了组织竞争， 争夺资源、 招募新成

员、 进行竞赛式恐怖活动， 使得布基纳法索、 马里和尼日尔等国在 ２０２０
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

第二， 非洲本土恐怖组织加速了武器力量建设。 与以往绑架人质、
制作简易爆炸装置和实行机会主义行动不同， 在 “伊斯兰国” 的指导下，
部分非洲本土恐怖组织采取游击战和消耗战等方式来应对非洲国家政府

和国际反恐力量。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 非洲的恐怖分子已经有能力

开展复杂而协调的行动， 传统的反恐行动已难以应对。 恐怖组织还利用

利比亚等国的内战， 获取了大量的武器和爆炸装置， 自动步枪、 机枪和

重型迫击炮等也被恐怖分子所熟练使用。① 除此之外， 自杀式炸弹更多地

被 “独狼” 所采用， ２０２０ 年非洲大陆的自杀式炸弹袭击高达 ３７ 起， 占全

球总数的 ２９％ 。②

第三， 非洲本土恐怖组织也采取了 “攻城略地” 的策略。 在 “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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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国” 的鼓动下， 一方面， 效忠于 “伊斯兰国” 的非洲本土恐怖组织采

用暴力手段进行扩张， 侵占各国政府无力管辖的脆弱地带。 “伊斯兰国”
还将石油、 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作为重点进攻目标。 与 “伊斯

兰国” 有着密切联系的 “圣训捍卫者” 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更是一度占领了莫

桑比克北部富含油气资源的帕尔马 （Ｐａｌｍａ） 镇， 还试图进攻莫桑比克北

部重要港口莫辛布瓦 － 达普拉亚 （Ｍｏｃｉｍｂｏａ ｄａ Ｐｒａｉａ）。 另一方面， 在

“统治” 区域， 非洲本土的恐怖组织还效仿 “伊斯兰国” 当年在中东地区

的生存策略， 通过向平民征税、 开展区域非法贸易等方式牟利。

三　 警惕恐怖主义利用疫情解构非洲社会

恐怖主义追求的反世俗、 反现代、 反民族国家在根本上与现有国际

体系相对立。① 新冠肺炎疫情下， 恐怖主义除了用武力给非洲社会带来动

荡与失序外， 还在非物理层面威胁着非洲国家。 解构体现了恐怖主义的

深层危害性， 对于相对脆弱的非洲大陆而言， 恐怖主义的泛滥将直接威

胁各国的边界政治、 国家治理和政治发展。

（一） 动摇非洲国家边界政治

尊重领土与主权是当今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交往所需遵循的基本原

则。 受殖民影响，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边界由西方列强人为划分。 尽

管 １９６３ 年非洲统一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ｔｙ） 成立时曾表达了

非洲国家领土与边界不可变更， 但跨境民族、 分离主义、 反政府武装等

问题的长期存在使得非洲国家的政治边界具有很强的脆弱性。 政治边界

的脆弱性使得非洲大陆存在诸多国家力量薄弱、 社会治理相对失效、 民

众国家意识不强的破碎地带， 这些 “无政府” 地带便利了恐怖主义的滋

生和发展。 以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为例， 该组织在 ２００７ 年成立

之初主要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活动。 在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武装打击下， “伊
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自 ２００８ 年起逐渐向萨赫勒地区转移并趁机向马

里、 尼日尔等国渗透。 ２０１０ 年底西亚北非国家的动荡局势造成了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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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地带， 进一步刺激了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的扩张。 此外，
它还利用边界管控漏洞加强了同非洲之角恐怖组织的联系， 并借助马里

内战伙同 “信仰捍卫者” （Ａｎｓａｒ Ｄｉｎｅ）、 “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 （ＭＵ⁃
ＪＡＯ） 一度侵占了马里 ２ ／ ３ 的国土。① 疫情下， 非洲国家对这类破碎地带

更是难以顾及， 无论是老牌的恐怖组织 “博科圣地”、 索马里 “青年党”，
还是近年来新兴的 “圣训捍卫者” 都借此机会加大对破碎地带的扩张力

度。 萨赫勒地区、 乍得湖盆地、 非洲之角、 莫桑比克北部等地的恐怖主

义呈现出规模性的扩散态势。
“伊斯兰国” 在西亚地区受挫后， 将非洲大陆作为恢复 “政治版图”

的新机遇， 加强了同非洲本土恐怖组织的联系。 作为曾经拥有 “领土”
的 “伊斯兰国”， 其所标榜的 “哈里发” 国家在根本上否认现有的国际体

系， 漠视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非洲大陆的大

部分恐怖袭击背后都能看到 “伊斯兰国” 的身影。 通过非洲大陆的各恐

怖组织， “伊斯兰国” 在西亚主体受创的情况下加速其非洲网络和节点建

设， 这种做法无疑将严重威胁非洲国家本就脆弱的政治边界。 以原有的

活动据点为基础， 各恐怖组织利用疫情防控期间政府安全力量受限不断

侵占政府控制的领土， 并利用各个据点联动消耗政府实力、 扩展势力范

围。 疫情以来， “伊斯兰国” 大撒哈拉分支加强了对马里、 布基纳法索和

尼日尔三国交界地带的渗透， 利用各据点势力地理上的灵活性躲避三国

政府的反恐行动， 同政府展开消耗战。 同时， “伊斯兰国” 大撒哈拉分支

还持续向科特迪瓦和贝宁等国扩张， 将势力范围从萨赫勒地区扩展到西

非沿海。②

（二） 同非洲政府进行政治竞争

除了实施恐怖活动外， 恐怖分子还采取非暴力行为加强对民众的渗透。
在萨赫勒地区和乍得湖盆地， 当地的恐怖分子通过传播种族仇恨、 煽动宗

教矛盾等方式获取所在地普通民众对其的支持和信任。 尤其在疫情防控期

间， 恐怖分子还通过经济手段加大渗透力度， 以此博得民众的好感。 美国

《外交政策》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杂志就提醒国际社会注意恐怖组织利用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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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向民众提供诸如食品和医疗保健等亲社会行为。① 历史上， 索马里 “青
年党” 就曾在饥荒期间向普通民众分发食品和医疗用品， 并拍摄照片和视频

用于宣传， 在改善自身形象的同时将饥荒归咎于索马里政府和国际社会。
一旦恐怖组织利用疫情开展一些社会 “服务”， 恐怖组织就与政府展开

了竞争， 这无疑将切割非洲政府的职能。 在非洲国家的边缘地带以及政府

治理不善的地方， 此举将会扩大恐怖主义的民众基础， 消解政府合法性，
进而有助于恐怖组织进行人员招募和扩大地区影响力。 同时， 伴随亲社会

行为的是恐怖组织加大对政府的抹黑力度， 恐怖分子通过捏造和歪曲信息，
夸大政府抗疫失利， 煽动民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 “伊斯兰国” 就呼吁其

支持者发动 “圣战” 对抗政府。② 此外， 在 “伊斯兰国” 的支持下， 以

“圣训捍卫者” 为代表的非洲本土恐怖组织已经尝试插手自然资源， 这种

趋势一旦加强将对非洲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地区治理造成更大压力。

（三） 引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逆动

在民主化 ３０ 余年的历程中， 非洲国家在政治发展方面始终经历着外

来模式与本国国情的碰撞， 西式政体与本土政治传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

定了非洲国家的政治稳定具有脆弱性。 新冠肺炎疫情在影响经济和社会的

同时也冲击了非洲国家的政治稳定， 特别是在社会运动和选举政治方面。
一方面， 疫情中非洲国家爆发的社会运动集中反映了民众与国家机

器间的紧张关系。 殖民经历和独立的偶然性使得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国家

治理方面都存在一些短板， 这种短板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社会的渗透力和

控制力都相对较弱， 无法有效地汲取民众意见和调解社会矛盾， 基础性

权力低下。 相反， 镇压反对意见的专制性权力则较为发达。③ 疫情下， 许

多非洲国家的防疫、 抗疫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未充分考虑普通民众的基本

生存诉求， 进而导致部分非洲国家的社会运动频发。 在面对民众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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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时， 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存在脱节的问题， 民众的基本诉求难以被采

纳甚至部分国家还出现了对平民的暴力行为。 尼日利亚、 多哥、 贝宁、 利

比里亚等国都发生了警务人员殴打平民的事件。 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两

极分化与相互误解， 容易引发政治暴力的出现和升级。 政治精英与民众之

间的脱节尤其是采取对民众的压制性政策将给恐怖主义以可乘之机， 不少

非洲国家的民众抗议行动中出现了与恐怖组织相关的小型武器和爆炸装置。
反过来， 频发的社会骚乱和政治暴力又会助长地区暴力极端主义思潮。

另一方面， 疫情暴露出部分非洲国家的政治包容性较低， 疫情沦为

了政治选举的工具。 部分非洲国家政府借用疫情打压反对派， 以抗议为

由禁止反对派的政治活动， 拘禁反对派领导人， 利用危机压制反对派和

影响选举。 例如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多哥政府利用宵禁拘禁反对派领导人埃德

姆·科乔 （Ａｇｂéｙｏｍé Ｋｏｄｊｏ）， 引发其支持者的不满； ２０２１ 年乌干达总统

大选前夕， 政府以违反防疫规定为由多次逮捕反对派总统候选人波比·
沃恩 （Ｂｏｂｉ Ｗｉｎｅ）， 引发乌干达多地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和暴力事件。①

政治上缺乏包容和透明性使得反对派的政治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 反对

派在政治上越被边缘化， 与暴力极端主义结合的倾向就越高。 历史经验

表明， 非洲国家的 “反对派—反政府武装—恐怖组织” 之间并非界限分

明， 而是存在着转化链条， 当前部分反政府武装的暴力行为与恐怖活动

越来越难以区分就是例证。
在恐怖主义的渗透和煽动下， 疫情防控期间非洲国家的社会运动和

选举政治都出现了频繁的暴力事件甚至使用了武器。 暴力事件造成了非

洲国家的社会撕裂， 同时引发了部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抬头， 这从根

本上偏离了非洲政治发展的两大任务， 即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

四　 非洲国家应成为解决地区恐怖主义的主导力量

以往， 域外大国和国际组织等在非洲大陆的反恐行动在很大程度上

掩盖了非洲国家反恐能力的短板， 新冠肺炎疫情则深刻暴露出非洲国家

在独自面对恐怖主义时的无助性和脆弱性。 新冠肺炎疫情下， 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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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领域既要应对卫生和健康问题， 又遭遇着内战、 国家间交恶、 军

事政变、 反政府武装、 民众抗议以及海盗等诸多挑战。 在此情况下， “伊
斯兰国” 在非洲大陆的死灰复燃和本土恐怖组织的反弹使得非洲国家无

力招架恐怖主义的蔓延和侵蚀。 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社会的安全援助固

然重要， 但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在根本上还需要非洲国家自身的努力。
面对恐怖主义带来的直接安全威胁， 非洲国家应当加强自主安全建

设， 尤其是建立以反恐为主要目标的安全机制。 在长期依赖联合国和欧

美等国的维和与驻军的情况下，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安全力量建设薄弱，
无法自主地应对安全挑战。 近年来， 非洲国家在非盟的框架下陆续成立

了非洲待命部队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ｎｄｂｙ Ｆｏｒｃｅ）、 非洲快速反应部队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等安全单位， 用以维持和保障地区安全。
但这些安全单位的职能过于广泛， 并非针对恐怖主义。 资金、 装备和人

员等方面的限制也使得这样的安全单位在反恐问题上难有作为。 当前在

恐怖主义肆虐的情况下， 非洲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以非盟或各次区域

组织为主导的反恐机制， 统一反恐标准， 对恐怖组织、 反政府武装、 民

兵组织以及海盗等进行有效界定。 同时坚持区域性联合反恐， 避免恐怖

势力利用个别国家的反恐力量真空而进行转移和喘息。
从长期来看， 非洲国家应加强国家能力建设以抵消恐怖主义的滋生

和扩张。 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借助疫情在非洲大陆大肆蔓延主要是非洲国

家本身在汲取能力 （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调控能力 （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合法化能力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等方面存在短板。① 在疫情的冲击下，
非洲国家难以应对多维度危机， 因而使得恐怖主义得以乘虚而入。 在汲

取能力方面， 非洲国家需要增强调控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 利用财政收

入和支出保证社会公共产品的公平、 公正分配。 同时， 非洲国家应当重

视对破碎地带的修复， 加强对边境地区和以往政府管控力较弱地区的治

理， 防止这些破碎地带被恐怖主义反复 “感染” 并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

温床。 在调控能力方面， 面对整个大陆的经济困境， 非洲国家需要在经

济上联合自强和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来应对疫情冲击。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

全面启动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ＡｆＣＦＴＡ） 展示了非洲国家复苏经济的

决心。 在经济联合自强的基础上， 非洲国家还应注重各自财政计划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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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和减轻国际债务， 打击腐败。 由于经济诱惑一直是恐怖组织招募成员

的强有力手段， 疫情造成的失业、 返贫、 饥饿等问题都容易诱发恐怖主

义的滋生和扩散。 因此， 非洲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整的同时也应关心个体

的经济活动， 增加就业渠道， 帮助因经济问题被恐怖主义渗透的人员重

返社会。 在合法化能力方面， 非洲国家在疫情之下更应该照顾本国境内

少数民族和不同宗教信徒的诉求， 确保防疫政策不会对这类人群的风俗

习惯造成破坏。 对于恐怖组织利用疫情散布极端主义思潮、 歪曲宗教教

义、 诋毁政府抗疫等行为， 非洲政府需要加强网络监管， 对网络恐怖主

义予以有针对性的打击。
此外， 非洲国家需要采取更加包容的政治手段， 谨慎使用国家力量。

对于普通民众， 非洲国家应当保证社会舆情的畅通和民众诉求的表达，
充分考虑疫情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实质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出台人性化的

防疫措施， 降低运用警察、 军队等强制力量推行防疫法规的频率。 对于

政治反对派， 执政党应当与其开展平等的协商和沟通， 妥善对待反对派

领导的抗议示威活动， 防止此类活动被恐怖主义所渗透和利用， 进而危

害公共安全。 在疫情加剧政治风险和动荡的情况下， 非洲国家更应该回

归传统政治智慧、 结合本国国情妥善处理政治分歧， 营造共识、 维护国

家团结。 历史上， 无论是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 （Ｌéｏｐｏｌｄ Ｓéｄａｒ Ｓｅｎ⁃
ｇｈｏｒ） 提出的 “黑人传统精神”， 还是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 （Ｙｏｗｅｒｉ
Ｋａｇｕｔａ Ｍｕｓｅｖｅｎｉ） 推行的 “抵运制”， 都结合了各自国情和非洲传统政治

智慧， 在特定时期解决了政治分歧， 推动了民族国家建设。 当前， 在疫

情激化社会矛盾的情况下， 非洲国家更应该采取包容性政策， 发扬非洲

传统政治智慧中 “大树下的民主”。 政府应与不同政见者进行广泛的沟

通， 以此消除或缓解潜在的政治危机， 进而杜绝恐怖主义利用政治矛盾

散播极端主义思潮和招募成员。

结　 语

自 ２００６ 年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Ｔｈｅ Ｕ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通过后， 全球性的反恐行动已实施了十余年。 然而， ２０２１ 年阿

富汗局势的迅速变化意味着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 “反恐” 失败。 与此

同时， 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暴露出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利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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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双重标准。 以往， 美、 法等国多以 “反恐” 为名扩大在非洲的军事存

在， 将非洲各国作为其地缘战略棋子。 然而， 随着美国的战略收缩和战

略转移， 非洲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处于边缘位置， 美国对非洲安全的关

注度也随之下降。 在恐怖主义借助新冠肺炎疫情在非洲大陆大肆蔓延的

情况下， 美国不仅未加大对非洲反恐的人力和物资投入， 反而削减了在

非洲的反恐行动。 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马杜·布哈里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ｕ Ｂｕｈａｒｉ）
就曾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英国 《金融时报》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上公开表

示， 非洲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帮助， 国际社会需要在阿

富汗局势变化下为非洲反恐提供更多援助。①

西方国家在非洲反恐问题上的消极意愿和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洲国家

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实质性影响刺激了非洲国家 “自主 ＋ 联合”
的反恐模式初现雏形。 “自主”， 即非洲国家调整角色定位， 使自身成为

反恐的主角， 减少外部势力对非洲安全问题的干预。 例如， 莫桑比克政

府谨慎地回应了美国的反恐支持， 尼日利亚也加大了对 “博科圣地” 的

打击力度。 “联合” 则指非洲国家发挥非盟和各次区域组织的作用， 扩大

国家间合作， 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非洲国家带来的经济、 社会危机

以及政治、 安全动荡。 具体到反恐领域，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南部非洲发展共同

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通过了关于各成员国一致打

击莫桑比克恐怖主义的决议， 这是非洲国家联合反恐的有益尝试。 同年

１１ 月， 乌干达与刚果 （金） 协同打击民主同盟军。 在萨赫勒地区， 布基

纳法索、 乍得、 马里、 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五国继续发挥联合部队在区

域反恐中的作用。 “自主 ＋联合” 不失为非洲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应对

恐怖主义的有益尝试。 “自主” 解决了疫情下国际反恐行动的短缺问题，
同时避免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反恐对非洲国家政治和安全架构的破坏。 “联
合” 除了可以杜绝恐怖主义在地理上的联动和转移外， 反恐之外的综合性

政策协调还有助于非洲国家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各领域的冲击， 从而

实现经济恢复和政治稳定， 更好地阻断恐怖主义利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责任编辑】 李鹏涛

１４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非洲恐怖主义发展态势　

①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ｕ Ｂｕｈａｒｉ，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ｅｄ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ｉｄ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Ｔｅｒｒ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５，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ｔ.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ｅ５０ｅｅｄ６⁃１ｃａ６⁃４ａ２８⁃８３４１⁃５２１５７ｂ２ｆ９
４６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０２１ － ８ － ２０.



ｍｅｎｔ ｉｍａ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Ｂａｏ Ｊｉａｚｈｅｎｇ ／ ２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ｈａ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ｉｎ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ａ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ｈａｓ ｓｅｅｎ ａ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 Ｉｓｌａｍ⁃
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ｈａ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ｉｔｓ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ｅｒｒｏｒ⁃
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ａｒｍ，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ｄｅｅｐ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ｉｓｍ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ｉｔ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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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ＯＫ'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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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ＯＫ'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ＲＯＫ⁃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ＲＯＫ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ＵＳ，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ｉｄ ｌｅｓ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ｌａｕｎｃｈ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０６ ｔｈａｔ ＲＯＫ ｅｍｂｒａｃｅｄ ａ ｔｕ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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